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

李丹崖，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出版有散文集《芳草未歇》
《草木恩典》《胃知的乡愁》等
28部，文章散见于《散文》《散
文选刊》《青年文学》《文学报》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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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

胡蛙蛙，原名胡岚，中国作
协会员。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

作品见《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
报》《散文海外版》《北京文
学》等刊物。著有《寄秋书》
《风从域外来》。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

王国华，毕业于东北师大
经济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

在禁铜的同时，政府还大力发展
铸钱业。有大臣说：“人称有矿的地
方 都 可 以 采 来 铸 钱 ， 我 认 为 不 可
行，因为采矿、铸造成本太高，铸
一个大钱，成本是好几个大钱。”皇
帝回复说：“铸钱本来就是国家的责
任，再说现在国家财物丰盈，通过铸
钱花出去也是好事，总比留在府库里
强。别等啦，赶紧派能干的人去造
钱！”大定十六年三月，派人分路访
察各地铜矿，找寻适合铸钱的地方。
十八年，在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军
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督
办，因为所铸铜钱斑驳黑涩不能用，
下诏削掉两人爵位，解除职务，并责
打 高 季 孙 八 十 大 板 。 重 新 派 人 督
办。第二年上报称铸钱一万六千余
贯。第三年，皇帝命令先呈送五千
贯 来 看 看 ， 检 视 后 认 为 质 量 过 得
去，遂命与旧钱并用。

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金世宗已

经死了，章宗即位。雁门、五台居民
刘完等人投诉，自立监铸钱以来，百
姓屡被盘剥。朝廷派员调查后报告
称，探矿的工匠常常故意到百姓的房
屋处，指认此地可以开采，强拆民
屋。百姓无奈，只好掏钱行贿免灾。
铸钱处要求工匠每人每日交净铜四
两，多数人无法完成任务，便销毁铜
器及旧钱，送到官府补足。阜通、利
通两个造钱处，每年铸钱十四万余
贯，花费达到八十余万贯。这就是不
掺假的劳民伤财啊！遂罢代州、曲阳
两个造钱处。

禁铜不行，铸钱不行，花钱又花
不出去，大金国的金融政策应该说是
彻底失败了。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为
什么那么多钱花不出去？按常理官僚

应该愿意花钱才对。只有钱财从他们
手上过，他们才能沾一手油，但皇帝
三令五申让他们花钱，他们拖着不
干，甚至阳奉阴违，所为何来？原因
很多，但最可能的理由是：其实国库
里并没那么多现钱，尽管账面丰盈，
但那只是一个数字，国库的钱基本都
被贪官污吏掏空。他们把钱藏起来，
不消费，社会上的现金就流动不起
来，百姓手里就现金紧张。

大定二十六年，世宗下诏：朝廷
上下都说得钱太难，京师积钱五百万
贯，实不为多，而各地政府积钱甚
多，干脆都运到京师来吧！皇帝发
话，不能不听，但太尉丞相克宁说，
民间得钱本已艰难，若都运到京师，
老百姓得钱就更难了，不如只运一半
来，其他的让各路府库自行购买丝帛
等物，“中外皆便”。也许他知道各地
方并无这么多现金，特意打个折扣。
这样大家脸上都好看。

钱都去哪儿了？（下）

女儿曾写过一首童诗，关于鸟鸣
的有两句：枕着银河睡的天使，曾把
梦话抛下，一半化作枝上的鸟鸣，一
半化作漫野的花朵。

鸟鸣，是被揉碎的呓语吧！
若放在春日，被东风揉碎；放在

夏日，被梧桐的叶子揉碎；放在秋
日，被秋水揉碎；放在冬日，被槛外
梨花雪白头揉碎。

一次在崂山留宿一夜。我头天晚
上喝了点米酒，一夜无梦，酣畅得
紧 。 次 日 ， 竟 然 被 漫 山 的 鸟 鸣 唤
醒。——鸟鸣，这天然的闹钟。山坳
里，太阳升起来，合抱的山峦，换算
成合抱的鸟鸣，合抱人的耳鼓，醒神
得很。

起来，泡了一杯崂山绿茶，开了
窗，透一透新鲜的空气，也让鸟鸣
缓缓流淌进来。冲了个澡，擦身回
来，发现一只鸟正在探着身子到玻
璃杯中饮我那杯茶。所谓“青鸟殷
勤为探看”，当下终了然。只不过，
这只青鸟是谁派来的呢？不可知，
亦不敢知。

孔夫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一公冶
长，据说能识鸟语。闲暇无事，便邀
来麻雀、燕子、黄鹂、猫头鹰等诸鸟

来开会，奇的是这些鸟会把自己听到
看到的事情说予公冶长来听。以鸟的
视角来看世事，感知这浮生，想必一
定有很多秘闻，很多趣事，只可惜，
这技能一般人哪能了然？羡慕公冶长
一副好技能。

密林之间，不知道是不是有交通
警察，来维持一下鸟鸣的秩序。你方
唱罢我登场，这就是秩序，没有规则
不成方圆。转念一想，有了规则反倒
无趣，凡事被规条章程钳制，失了风
雅。还是静下心来，听得一山群鸟乱
唱的好。

群鸟，你一言我一语，或者干脆
是合唱。这一套，似乎喜鹊最精通。
黄鹂一般是此起彼伏，喜鹊之鸣，似
群龙无首，野野地，杂乱无章地唱
和，倒也有些野趣。

吾乡有一种佐料，用芝麻、花
生、孜然、八角、胡椒等物炒而粉碎
成末，青瓷碟盛放，用来蘸着炙肉来
食，你不知道有多香。万千的鸟鸣，
被揉碎了，在山间，在林间，在旷

野，也能把人听得陶醉。
有人会认为鸟鸣是香甜的吗？恐

怕公冶长先生会。
周末，市郊的鸟市上有各色笼中

鸟在售。也有所谓的先生，专门帮鹦
鹉和八哥捻舌。鹦鹉和八哥能言，并
非所有的都能，不能言怎么使其能
呢？这时候，就有人蹦出来，说，捻
舌。所谓捻舌，即手动捻一下鹦鹉的
舌头，使其柔软；或是用香灰烫一
下，使其舌表皮那层苔软化；或者干
脆就是刀片手术。懂行的人都知道，
捻舌不足取，说不定会害了鹦鹉。

鹦鹉本身的啼鸣不好听吗？非要
其说人言。不知“人言可畏”吗？

雪天里，北风凄厉，鸟鸣如唤。
你在那个枝端唱一句，我在这个枝上
鸣一声。有吾乡老者，会说，这些鸟
在撂话。撂，很有意思，你撂给我一
句，我撂给你一句。鸟的话会有几斤
几两？从形式上来说，鸟声如梭，有
些山歌互答的意思，这样的场景，吾
乡旷野乡村皆常见。只是，皖北无
山，两只鸟，互生情愫，山自然而然
就在心间耸立了，拦都拦不住。

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大坝，可以在
春天，拦住汹涌而来的鸟鸣。

揉碎的鸟鸣

午后阳光热烈，蜀葵开得云霞灿
烂。手掌大的花，一串串地开在房前
街边，红的，粉的，黄的，白的，像
盛放的笑脸，将夏日的热烈泼洒得满
是。我们在桑树的浓荫穿梭下，如贪
食的鸟儿，仰着脸，摘着一颗颗饱满
的桑椹。颗颗桑椹如粉水晶，在阳光
下泛着珠光，莹莹可爱，人见了便挪
不开眼。

桑椹要一捧一捧地吃，才酣畅淋
漓，才过瘾。捧起一把塞进嘴里，那
甜美的汁水便在唇齿间爆开，顺着舌
尖流向心底，怎一个“好”字了得！嘴
不停，手也不停，在这热闹的夏日里，
竟没有一只蜜蜂、一只鸟儿来与我们
争食。想必它们都早已被这桑椹的甜
美喂饱，不知躲到哪片阴凉里打盹去
了。既如此，不如当一只鸟儿吧！“不，
是蝴蝶！”我的朋友小杜说道，眼睛亮
晶晶的，“我最喜欢蝴蝶了，你看我的
发夹是蝴蝶，套袖上也是蝴蝶。”此刻，
她穿着花裙子在桑树下逶迤，发间蝴
蝶发夹随着她的动作轻轻颤动，真像
是一只灵动的蝴蝶，在桑椹的甜香里
翩翩起舞。蝴蝶说：“大中午的，我
怎么不怕晒了？你定是施了魔法！”

我们笑着，闹着，风里裹着细碎的笑
声。阳光下每一颗汗珠都闪着光，仿
佛裹着桑椹的香甜。欢乐冲淡了阳光
的燥热，这些桑椹吃进肚里，竟像是
饮了清凉的甘泉，直透心底。

“桑舍幽幽掩碧丛，清风小径露
芳容。”新疆的孩子，哪个不是吃着
桑椹长大的？每个孩子的记忆里，都
有一捧桑椹的甜蜜。那些甜蜜，像汁
水饱满的日子，阳光一样浓烈，又像
我们鲜嫩的童年时光，掐得出水来。
在新疆，白桑椹、黑桑椹都吃过。白
桑椹齁甜，吃几嘴便觉腻味；黑桑椹
吃多了，满嘴乌紫，人人都像那嗜血
的怪兽；唯有粉桑椹，怎么吃都不
腻。它甜得轻盈，甜得滋润，甜得人
满心欢喜，亦如诗中所言“参差红紫
熟方好，一缕清甜心底溶”。

粉桑椹如水晶般漂亮，若是串成
项链，想必每个古丽都会将它戴在颈
间。夏日里，颗颗珠玉般的桑椹挂在
胸前，华丽却不招摇，美得恰如其

分；若做成耳环，环佩叮当，剔透如
梦幻，风吹过，一阵果香袭来，让人
为之侧目。

我们停停歇歇，吃够了便将摘下
的桑椹放入盆中。摘一阵，吃一阵，
不一会儿，一盆粉水晶便冒了尖，挤
挤挨挨的，煞是可爱。隔一层桑椹，
便摘几片桑叶覆在上面，再添几捧桑
椹，深粉、浅粉、粉紫，层层叠叠，
剔透晶莹，那样的美，让人见了便忍
不住笑出声来。我们在盛夏的阳光里
忙碌着，如勤劳的蜜蜂，摘了一盆又
一盆，吃了一捧又一捧。那些欢乐，
像阳光一样，洒在每一片桑叶上，也
洒在每一颗桑椹上，空气里都充满了
甜甜的味道。

那天回来，我带了一盒粉桑椹去
见一位故人。他们去内地生活了几
年，这次回新疆，不想又是临别的前
夜。见我带去的桑椹，朋友眼中闪过
惊喜，当即吃了起来。那样亲切，那
样熟悉，那样开心。那些被岁月阻断
的陌生和疏离，也在这桑椹的甜香里
瞬间消失不见。食物虽不会说话，却
承载着满满的记忆和情感，它知道我
们的过去，也见证着我们的重逢。

桑椹记


